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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一

凌晨1点，倪和平给王思蜀打电话，说欧阳
健要自杀。

王思蜀吓得从床上坐起来，问：“怎么回事？”
倪和平没力气解释，“让她明天来深圳，来了

再说。”
王思蜀嘴里嘟囔：“这个项茹梅，作鬼！”

二

欧阳健是倪和平的初恋。
两人是重庆二中同学。二中是“贵族中学”，

学生有两类，一类是欧阳健这样学习好的，另一
类是倪和平那样家庭有背景的。他俩不是一类。
1966年毕业，赶上“文革”，不高考了，大串联，把
他们“串”在一起。

串联队伍是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
俩是骨干。两人都识谱。但倪和平只识简谱，欧阳
健则习惯用五线谱写曲，之后再翻译成简谱跟倪
和平讨论。倪和平不得不刮目相看，身上的傲气
减退一半。“长征”途中，二人经常于煤油灯下讨
论曲谱，挨得近，彼此能感觉到对方身上的体温。

前几年“文革”歌曲回潮，倪和平给欧阳健打
电话，说你听见了吧，现在歌舞厅流行的那个歌
曲还是你当年谱曲的呢。

“那又怎么样？”欧阳健问。
“打官司呀，”倪和平说，“要版税呀。”
欧阳健“嘁”了一声。
串联的高潮是到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接见。疯

狂之后回到重庆，发现天翻地覆，倪和平的父亲
已被揪斗。胸前挂个大牌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倪振威”，名字上还打了红叉叉，像押赴
刑场执行枪决的犯人。

倪和平顿时失去了所有光环，缩在家里不出
来。欧阳健也不用自己写曲了。街上冒出许多革
命歌曲，有些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歌，改动一下
歌词，当新歌唱；有的是新写的，但具体谁写的不
明确，一律是“集体作曲”。他也不拉小提琴了。小
提琴资产阶级情调重，声音小，不适合伴奏革命
歌曲。欧阳健改唱词，居然唱出了名气。保留节目
是《赞歌》，前面的那一段“啊……”九曲十八弯，
把听众带到离太阳很近的地方。

项茹梅是欧阳健的忠实“粉丝”。她低两届，
年龄小，个子也小，跟欧阳健不在一个“档次”。出
身也不一样。项茹梅是在坡坡屋长大的。重庆的
坡坡屋相当于北方的大杂院，居住的大多是挑夫
和纤夫。坡坡屋顾名思义，沿山坡搭建，地斜，屋
顶也斜，随时要倒的样子。离码头不远，因此这里
的孩子读书少，见识却不少。到项茹梅这一代，也
能上学了，项茹梅接触到坡坡屋以外的孩子。他
们不拖鼻涕，下雨天有红色绿色的小胶靴穿。哪
像项茹梅，穿哥哥剩下的元宝口胶鞋，不好看，还

经常灌水。
“文革”前夕，项茹梅得益于“就近入学”的新

政策，也升入二中。但他们一看就与老二中的学
生不同。幸好“文革”爆发，抹平了二者的界限。老
生成立战斗队，新生不甘落后，也成立战斗队，并
且新生来自五湖四海，更有战斗力，成为急先锋。

项茹梅是在欧阳健的《赞歌》声中冷静下来
的。她发现世界上还有比“造反”更美好的东西。
比如《赞歌》，比如欧阳健。她感觉欧阳健跟她哥
哥不一样，跟坡坡屋所有的男人都不一样。

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第一批上山下
乡轮不到项茹梅，但她看到光荣榜中有“欧阳
健”，也去报名，坚决要求上山下乡。

那天项茹梅早早上了车。她不像别的同学跟
父母依依不舍，她只想跟欧阳健在一起。

项茹梅坐到最后一排。她想象高大的欧阳健
应该坐在这一排。她知道欧阳健不认识她，但只
要坐到一起，总有机会说话。伟大领袖好呀，项茹
梅想，要是没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她不可能
跟欧阳健坐到一起。

大部分同学都上车了，欧阳健还没露面。难
道他不上这辆车？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不去了？不

会呀，名单上写得清清楚楚，还能错？万一呢？万
一欧阳健真的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不去了，我是
不是也不去了？不去行吗？

欧阳健终于出现。
欧阳健是名人，谁都认识，一路过来不断跟

人打招呼。
车上只剩下最后一排两个空位，正好在项茹

梅两边。
欧阳健上车。一面跟大家打招呼，一面往后

看，往项茹梅这里看。看得项茹梅顿时感觉心脏
扑通扑通直跳。

欧阳健开始往里面移动。手里有一个包和一
个黑色的匣子，其他行李肯定放到车顶上了。项
茹梅知道那匣子里面是小提琴。欧阳健就这样一
手提着包一手举着小提琴往里面移动，只要再走
几步就到达最后一排了，只要到达最后一排，欧
阳健就会在项茹梅旁边坐下，他们彼此一打招
呼，就算正式认识了。

“欧阳，这里。”
突然，一个声音划破了车厢。欧阳健回头，向

车厢前面走去。
项茹梅这才发现，坐在第一排的那个披着军

大衣的人已经回过头来，举一张灿烂的笑脸迎着
欧阳健。这是一张女人的脸，刚才项茹梅根本就没
注意到这个女的旁边还有一个空座，空座上放着
一个箱子一样的东西。现在，她把箱子搬起来，原来
是一个手风琴。她把手风琴抱在自己腿上，将空位
腾给欧阳健。不用问，她是有意给欧阳健占位的。

狐狸精！
项茹梅心里狠狠骂了一句。

三

车队在鞭炮和锣鼓声中启动。项茹梅听见有
人喊她的小名。“小梅子，小梅子！”她没回答，也
没抬头。项茹梅不喜欢父母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
喊她的小名。幸亏这一车子的同学都比她高两届，
没人认识她，也没有人知道车下老两口是喊她的。

在此后的行程中，欧阳健后脑勺总是在她面
前晃。尤其可恨的是那狐狸精，跟欧阳健贴得那
么近，两人一直在悄悄说什么。能说什么好话？

车子终于停下。全体下车，先上厕所，然后听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话。说这里是前进人民公
社，一部分人就在这里插队，其余的人继续往前。
念到名字的人留下，其他人回车上。

名字念完了，有项茹梅，但没有欧阳健。欧阳健

跟留下的同学打招呼，还跟几个同学握手拍肩膀。
大家争先恐后欢喜若狂的样子给领队一个

假象，以为点到名的肯定留下了，谁也没有注意
到项茹梅被念到名字却又回到车上。

汽车又在土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彻底
停下来，因为前面已经无路可走。一座大山挡住
了去路。这里就是离重庆最远的公社，居然起了
一个革命圣地的名字，叫“延安人民公社”。

吃过饭又开始念名单。二十多人分配在三个
生产大队。名单念完了，没有项茹梅。

项茹梅往欧阳健那一组挤，很快就被清理出来。
项茹梅所能做的就是争取留在“延安人民公

社”，和欧阳健在一个公社。她对领队说：自己要
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里比前
进公社离重庆更远，更艰苦，她坚决要求留下。

她留了下来，被分配到最远的下坳大队。
延安公社共有三个大队，南坳、北坳和下坳。

三个大队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围着大山。大山是
一条长长的山脉。山脉从西面连绵过来，尾巴末
梢是下坳，再往东就是湖北了。

一转眼，下乡三个月了。项茹梅不娇生惯养，
翻茶叶地也没觉得多么吃力。月底评工分，其他
女知青6分，她年龄最小，却评了8分。

主要是劳动态度好。项茹梅干活从来不叫
苦，三个月里她一次都没有请假。生产队没有星期
天，谁有事跟队长打个招呼，不记工分就行了。其
他知青一到星期天就请假，项茹梅没有，老乡们认
为她劳动态度最好，最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其实，项茹梅根本没地方去。其他知青都有
同学在南坳或北坳，项茹梅比他们低两届，一个
熟人没有，不如出工挣工分。工分虽不值钱，但好
过没有。项茹梅是坡坡屋出来的，晓得钱金贵。

项茹梅也想去北坳，却找不到理由。如果欧
阳健在南坳，在公社的所在地，项茹梅就有理由
去了。

星期天，又有两个知青请假。项茹梅问他们
去哪里，如果他们去北坳，项茹梅就假装好奇跟
他们一起去，但他们说去公社，还问项茹梅去不
去。项茹梅摇头，说不去。

当天晚上项茹梅就后悔了。因为他们回来
说，在公社碰到了欧阳健。

项茹梅星期天也开始请假，理由是去公社。
也确实是去公社，目的只有她自己知道。但一连
几次，去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回来却发现这20
里地特别长。

终于有一天，项茹梅在南坳见到了欧阳健！
她不敢认，欧阳健比以前黑多了。擦肩而过

之后，项茹梅转身盯着欧阳健后脑勺。欧阳健的后
脑勺变化不大，还基本保持来的时候在长途车上
的样子。项茹梅确认后，激动地一喊：“欧阳健！”

因为很激动，所以声音比较大，欧阳健几乎
被吓了一跳，回头问：“你是……”

“我也是二中的，”项茹梅说，“初中部的项茹
梅。和你坐一个车来的。”

“哦，对了，项茹梅，你在下坳，名字听说过，
人没有对上号。”

“你听说过我？”
“是啊，”欧阳健说，“上个月也是在这里，碰

到你们下坳的几个同学，他们说下坳一共7个
人，说了6个我都认识，就‘项茹梅’不认识，原来
是你呀。”

“那是你架子大，我在学校就认识你了。”
“是吗？”
“是啊。我最喜欢听你唱的《赞歌》。我还知道

你会拉小提琴。”
“你也喜欢文艺？”欧阳健问。
项茹梅不置可否，打岔问：“你是怎么来的？”

“坐11路呀。”
“11路？”
“就是走路啊。”欧阳健说着，还抬抬腿，做了

一个步行的样子，然后问，“你是怎么来的？”
“我们队正好有拖拉机来。”项茹梅说，“要不

然你跟我们拖拉机回去，去我们那里玩玩呗。”
欧阳健没有立刻答复，他看看自己身边的一

位，像是在征求她的意见。
项茹梅这才注意到，欧阳健旁边还有一个

人，就是那个“狐狸精”。尽管此时项茹梅恨不能
给她一脚，但还是假装热情地上去挽住倪和平的
手，说：“去吧，去玩玩吧。反正坐拖拉机。”仿佛她
跟倪和平早就是老朋友。

在下坳，欧阳健他们受到热烈欢迎。几个知
青像过年。无奈这地方太偏僻，消费水平极低，平
常村里面的小卖部的主要作用是老乡用鸡蛋换
盐，连吃点酱油都是奢侈，哪里有什么好招待的？
项茹梅找出一块腊肉，瘦肉部分早吃完，剩下连
着猪奶子的肚皮，想扔掉又舍不得，一直放着，都
放成古铜色，没想到当天成了主菜。

项茹梅心疼欧阳健，就像母亲心疼她父亲，
他们家穷，但是再穷，父亲放木排回来，母亲就是
借也能借两个鸡蛋回来，给父亲弄二两酒两个
菜。当初母亲专门给父亲炒鸡蛋的时候，项茹梅
还有情绪，现在突然理解了。好在项茹梅平常节
省，身上有一些钱，早早从小卖部花七毛三分钱
打了一斤红薯干酒，又拿自己积攒的肥皂找老乡
换了10个鸡蛋。

那是他们下乡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一斤白酒和
半刀腊肉整得下坳满村飘香，连狗都围来凑热闹。

欧阳健向大家透露，公社准备成立毛泽东思
想文艺宣传队啦。大家欢呼雀跃。这意味着他们
可以经常聚在一起。

大家又说到重庆名吃。欧阳健说自己最喜欢
吃二娃子扒肥肠，听得大家满嘴生津。

（摘自《深圳故事》，丁力著，作家出版社
2018年5月出版）

南橘北枳南橘北枳

内容简介：

今年是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也是中国
改革开放的不惑之年。作者经历丰富，见证
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发展繁荣，并将许多真实
事例写成了一系列“深圳故事”。相互关联又
独立成章的五个故事，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
进程中的独特侧面。特区的腾飞故事，也是
特区开拓者的命运故事，作者写就这本《深圳
故事》，以此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
文学记忆。

神秘电话

站台空寂下来，钢架顶棚以外的露天地还在
下雨，银色的列车即将滑动。五号车厢门口，大
盖帽、配着对讲耳麦的列车长示意几次了，车窗
里那些目光闪闪烁烁。

“你不会不要我了吧？”她仰脸望着我说，两
臂紧紧箍着我。

我摇头。
“你要敢那样，我就用鼓槌把你揍趴下，再伺

候你。”
我点头。

“我真得上车了。”
她不松手。

“快来不及了。”
“那更好，咱们一块儿回学校。”
列车长喊起来，我挣脱了她，跑过去。
我们在车上车下挥手，直到看不见对方。
我叫林晓，此刻正在北京开往东北的时速

200多公里的D字头动车上，带着一个打鼓女孩
的香气。

她叫眉眉，我的第三任女友（不想再有第四
任了），身材介于骨感和肉感之间，红狐狸色长发
绾起或披散着都一样漂亮。爹妈给了她比夜色
还黑的一头美发，她非得再额外花上他们一笔
钱，用红狐狸色把那样好的黑色罩住（此前是苹
果绿色，再往前是麦草黄色）。

她在酒吧打架子鼓，在音乐厅打定音鼓，后
者才是她的本行。她是燕京音乐学院管弦系打
击乐专业的大四学生。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当
时她穿着银色的短衣短裤短靴，在小舞台上打架
子鼓，我和几个搞音乐的朋友在一旁狂喝滥饮。
我们曾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演艺公司打工，赚了
些钱，准备挥霍掉一部分。山崩地裂的摇滚音乐
中，我的目光完全被她套牢，她抡着鼓槌手脚并
用猛击大鼓、小鼓、桶鼓、吊镲、踩镲、节奏镲的样
子性感极了。后来我才知道，大家是同一所大学
的校友，还是东北老乡，她家在辽东半岛，已经挺
像京片子的口音里偶尔会冒出一点海蛎子味。
我们好上以后，只要周末晚上她在酒吧有活儿，
我差不多都会一陪到底，用飞吻、带头鼓掌、外卖
肯德基、冰块哗哗作响的大杯可乐、夜北京街头
充满爱意的漫步，犒劳我的女神。

但她的姓氏有些生僻，姓亢，我最初听说这
个打鼓女孩叫亢眉眉时，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
觉。

晚上，我爸听我说到她的姓氏，表情也奇怪
起来。

我爸林一木，生于1955年，身材高大，背部
微驼，平生最大野心是成为音乐家。他的野心基
本实现了，只是缺少几个“硬件”：音乐学院毕业，
官方音乐机构领工资，在册在编。但我仍然认为
他是很棒的体制外音乐家，只是错误地生在凡事
需要“硬件”的现代而不是古代。

我爸32岁才得的我，他差一点就得不到我

了，这事以后再说。他对我妈说，砸锅卖铁也要
让儿子学音乐。后来我如他所愿，考上了家乡的
音乐学院，再后来又考上燕京音乐学院的研究
生，攻读作曲系“作品分析”专业，一晃儿就要毕
业了。和好多外地来京读书的人一样，我原先也
想留在北京发展，但北京实在太拥挤了，适合我
的饭碗早被一抢而空。我又不愿意只为留下就
改行干别的，把音乐专业变成业余爱好，还要住
地下室,带着残留的PM2.5吃喝拉撒，脸上总少
不了一个防霾口罩。

我爸的老同学章玮叔叔在家乡城市的广播
电台任职，他建议我毕业后到他们那儿。寒假我
回家时曾去了一趟那座拔地而起的新大楼，上上
下下转一转，还真为那儿的比想象好得多的工作
条件动心了。这次回来，我打算向章玮叔叔表明
心迹，以后就在他那儿干了。眉眉说如果我毕业
后回家乡，她也回来，到老牌的省歌剧舞剧院或
新组建的女子轻音乐团谋个席位。

窗外的桃花继续凋谢，五一节不远了。我爸
我妈听说我能在家多住几天可乐坏了。我和我
爸在酒精的怂恿下竞相抢话，手指头都碰上了，
像一些会议主持人常说的，我们的“发言很踊
跃”。我们先谈了我的毕业论文，又谈了我的毕
业作品，一个多月后，它就要在燕京音乐学院音
乐厅上演了，一块儿上演的还有其他几位研究生
的毕业作品。我爸对我这部三国故事加上京剧、
川剧元素的“合唱与乐队”交响曲寄予厚望，老实
说创意就是他为我提供的。一开始我并没多大
热情，可越往后越觉得它有意思，可以弄出好多
意想不到的东西。

我们爷儿俩已酒酣耳热，我妈还在厨房扎着
亮黄色化纤围裙张罗下酒菜，抽油烟机嗡嗡作
响，铲子和炒勺欢快地碰撞。我又把话题扯到眉
眉身上，告诉我爸，即将演奏我的作品的学院管
弦乐团中就有眉眉，她打定音鼓。“到时候您和我
妈一定去北京看演出啊，瞧瞧她打鼓的时候是什
么样子。”我爸穿着我从北京给他买的紫色鸡心
领毛衫，近视镜后微红的眼睛兴奋地闪光，又用
右手捋了下花白的发梢，询问起她家的情况。我
说起来，她的有官方背景的经商的爸爸，在大学
教书的妈妈，她已经更新换代过多少套价值不菲
的架子鼓；等等。

这就到了节骨眼处。当我告诉他眉眉姓亢，
跟我们都是省城老乡，还打电话向她证实了几个
情况，这时我爸忽然不讲话了。我没看出火候，
笑嘻嘻地对他说：“爸！今儿我得把您喝桌子底
下去，走一个！”

我爸拉长了脸，把酒杯一推，起身让自己而
不是那杯酒“走”了。

我和我妈（手里还端着菜）都傻在那儿。
我深信传统的说法：婆媳是一对天敌。现在

好了，我未来媳妇的天敌又加上了我爸。

事情同我爸读大学那段特殊的经历有关。
30多年前，我爸的年龄和我现在差不多，不

同的是，我的五年本科加上三年研究生都快到头
了，他还在大学门外晃悠呢。那时“文革”刚结束
不久，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高考也才恢复几年，
好多被耽误的昔日的大学苗子都老大不小了，大
多是返城知青，有些人比今天读博士后的人还要
大。但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抓住了最后的
机遇，我爸也是这些幸运儿当中的一个。

那个盛夏的夜晚，他从十几公里外的工厂穿
着汗湿的跨栏背心骑车回到家，我奶奶把查分结
果说给他，他一听，老天爷，铁定是考上了！一下
子蹦起来，大喊大叫（年久的红油地板訇然一
响），还抱起我奶奶在地上转圈。我奶奶已年近
花甲，身体发福，但我爸是国营大厂的工人阶级，
还有下乡知青的底子，工农兵三项里就差个兵
了，抱她转几圈不成问题。我奶奶见她最小的儿
子这样快活，自己就更快活了，边笑边打他说：

“这个臭小子！快把我放下来！我是你老大嫂
哇？”

1979年，好多数字都跟七和九神秘巧合。
正是从那一年开始，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定为每
年7月的7、8、9号（后来又改为6月）。我爸的高
考分数也跟7和9干上了，有四科的尾数都是
九。更奇的是，他的地理考了79.5分，政治刚好
79分。

我爸所在的农业机械厂是有几千名职工的
国营大厂，曾直属国家一机部，生产的东方红-
28马力胶轮多用拖拉机享誉全国。厂里有好多
考生，发榜的时候，教育科墙外长长的大红纸上
写满了人名和各科成绩。我爸在看榜的脑袋中
间从下往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最后扬起头。他考
了全厂第一名，成绩超出文科分数线30多分，超
出第二名的成绩也是30多分。人人都在打听这
个林一木是哪个车间或哪个科室的，有一个女青
工惊呼：“这家伙政治考了79分！”

那一年，他是厂里唯一一名考出去的青工。
高考的年龄上限已定为25周岁，他要是当年考
不上，可能终生与大学无缘。那一年，全国只有
20多万人上了大学，报考者460多万，平均100
考生里只有6名考中。而30多年后的今天，平
均100名考生里能有70多名考中。发榜那天夜
里，我爸几乎通宵没合眼，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
就是没有睡意，眼瞅着窗外的夜色由深变浅。从
纱窗进来的暮夏清晨的空气让他觉得，人生真是

太美好了。
绿江大学曾是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

俄文专修学校，校部主楼、图书馆、文科大楼、数
理化大楼等沿街的建筑都是苏联专家设计的，门
脸儿的中心顶点旗杆下一律是浮雕的五星，有的
红色，有的与建筑同灰，周边环绕着镰刀锤子麦
穗。灰白色文科大楼在所有建筑中是最漂亮的，
正门前典雅轩敞的雕花石柱雨搭，把守两端的圆
形古堡式楼角，精致的门窗，柔和的弧形窗顶，颀
长的玻璃，都有一种高贵沉静的美。

从学校正门进去向西直行，可经过文科大楼
和图书馆，通道两旁多年乔木的硕大树冠纵横相
连，遮天蔽日。文科大楼近边还有好多三四层楼
高的松树、槐树、榆树、柳树、银杏树。我爸就读
的中文系在文科大楼最高层，三楼，把经济系、哲
学系和历史系都踩在脚下。

窗外树影婆娑，窗内书香袭人，在一片蓝、
灰、绿色学生制服（里面是白衬衫）和白色学生校
徽的海洋里，他用余光抚摸着自己左胸兜上那枚
白色校徽，时常觉得在做美梦，担心会突然醒来。

我爸的故事应当从那个神秘的电话讲起。
那天早上天很冷，北屋的窗玻璃都起雾了，

我爸裹在厚厚的被子里睡得正香。枕边一定有

本书，这习惯他今天还保留着。
我奶奶不忍心叫醒她的小儿子。他每天用

功到深夜，星期天不多睡会儿还啥时候能睡呢？
但电话里的口气挺急，还是得叫醒他。

30多年后，一个人在家里接电话太寻常了，
可30多年前这样的事情就不太寻常。是的，我
爷爷家有电话，公家为他安的。我爷爷是本市党
报的一号首长，每天都要用电话谈报纸的事情。
当年这座城市里的电话还不多，号码仅五位数，
我爷爷家的是24463，章玮叔叔喜欢用音乐简谱
的方式念成“来发发拉米”。

那个深秋的早上，“来发发拉米”被什么人拨
响了，我爸从被窝里钻出来，下了地，睡眼惺忪地
去了客厅。他打了个喷嚏，我奶奶为他披上一件
衣裳。

电话是我爸技校时代的班主任打来的，我爸
这下完全清醒了，亢奋地向他打听农机厂的情
况，用车轱辘话反复诉说着对厂子的怀念。班主
任也问了问我爸的读书情况。一会儿他压低声
音说：“大林，有件事……”

“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爸说，“只要能办
到，我头拱地也给您办。”

“有一封信。”
“您可别鼓励我早恋啊。”我爸打哈哈说。他

们年龄差距不大，技校时期关系就像兄弟。这个
厚道的黑汉子作风民主，对我爸又太赏识了，我
爸私下里跟他讲话就有点没大没小。

班主任异乎寻常地严肃起来，说：“别逗了大
林，是封匿名信。”

“匿名信？”
“有人告你技校毕业不到两年就考大学，市

招生办的人都来了，昨天我去厂办大楼时听说
的。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话筒里响起嘟嘟的忙音。
我爸望着客厅书柜上那台老式的黑色拨盘

电话，半天没动弹。
那是10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上午，我奶奶

家依照多年的习惯，全家人赶在冬季来临前聚在
一起，把几十棵晾在楼外的大白菜一棵一棵收拾
好，洗干净，装进缸里渍酸菜。那口缸够大的了，
缸口直径近一米，但要把拾掇得嫩绿洁净的大白
菜都装进去，也不那么容易，须从缸底一棵棵码
好，塞严，不留缝隙。缸底先要撒上一些用来杀
菌的大粒盐，然后铺一层菜，撒一些盐。铺到大
半时，还得有人进缸里用力往下踩，这样就可以
多装进几棵，使漫长的冬季里有更多酸菜可吃。

中午，全家人围坐在小餐厅里，吃着热气腾
腾的菜包子，我爷爷还喝了一盅白酒。我爸没吃
几个就撂了筷子，我奶奶偏爱她最小的儿子，催
他再吃几个，他抬屁股走了。

我二姑在他身后说：“咱家包子没他们大学
的好吃。”

我爸把通往客厅的门狠狠摔上，磨砂玻璃碎
了满地。

（摘自《把我的世界给你》，刘嘉陵著，作家出
版社2018年6月出版）

《《把我的世界给你把我的世界给你》》（（节选节选））

内容简介：

《把我的世界给你》为纪念恢复高考40
年特别奉献。本书讲述了音乐学院研究生
林晓探家时获悉，与之热恋的女友之父，竟
是当年陷父亲林一木于绝境的告密者。改
革开放初期恢复高考时，青工林一木考入
绿江大学。一封匿名信密告他无资格就
读，噩梦由此开始，他被校方除名。在众多
师生可歌可泣、别具一格的援助下，他以屈
辱的无学籍的“黑生”名分完成剩余学业。
30多年后，新一代学子林晓的恋情，仍被历
史阴影所笼罩。


